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[1] 見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, 究所編《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》之「圖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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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的情况下（我以为主要是路歧杂剧），乐妓的扮演多集中在引戏、末泥、装
孤三种角色上。根据有关的记载，我们知道引戏的作用是「吩咐」，末泥的作
用是「主张」，而装孤则可有可无（从「又添」二字可见），这对以滑稽取笑
为主要旨趣的宋金杂剧而言，都属于次要的角色。所以，可以首先得出这样的
结论，即具备选择可能的情况下，乐妓在宋金时期，仅仅是以「帮衬」的面目
出现的，并没有占据主体的地位。这与元杂剧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。出现这样
的局面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：一与演艺主体各自不同的
伎艺优势有关。对于乐妓而言，歌舞是其 主要的伎艺。而歌舞在宋金杂剧
中，并没有占据很大的比重。而男性在插科打诨方面显然较之女性具有优势，
故主要负责插科打诨任务的副净和副末，也就主要由男性来扮演。二与宋金杂
剧的历史传统有关。宋金杂剧从历史渊源上分析，其前身是历代的俳优演出，
而俳优又主要是由男性构成的。宋金杂剧名目，虽然具有歌舞戏一脉，但从其
它文献记载看，优戏仍是当时「杂剧」的主流。所以，在演员队伍上，也势必
受到前代传统的影响。三与宋金杂剧叙事的淡化有关。宋金杂剧不以叙事为目
的。因此，对事件的叙述交代也就十分有限，仅仅为「一乐」而设。这样，就
限制了女性进入戏剧的频度和深度，从而也导致了乐妓在扮演问题上的局限，
影响了宋金杂剧的角色格局。 
 
 
 
